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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腳先踏校門



        回想剛剛結束的暑假，好像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我和其他中學生大概都一樣，對於暑假的看法是：未來時很期待，來久了很無奈。
漫長的近三個月時間，沒事可做也沒事想做，就連那時候剛推出的新款電腦遊戲我也已經再三通關，在準備第四次重新開始遊戲的時候，我毅然放棄繼續，大概我是步入了沉悶的最極限，已經頓感生活毫無樂趣了。
跟三個月前一樣，我對新學年的期待心情跟對暑假的期待無異。當然我知道我到了考試的時候會重新懷念放假，但現在我真的很犯賤，我真的不想再放假了。
　　九月一號開學日，是我最期待的日子。
 
　　我就讀的學校，該是區內最享譽的名校。校訓嚴明、校風務實、教風專業、學風勤儉。我不是王婆賣瓜，而是學校早已經不需要我去吆喝叫賣，它也是街談巷議的好學校、名學校。
　　學校的環境也讓其他學校的學生羨慕不來。由於學校是城中尖子出產最多的地方，屢屢都會聽到一兩個政、商及社會各界名人是我校校友，故此政府及校董會在發展我校時都不遺餘力，才使這所學校變得像一座小城市一般，應有盡有。
提及校董會，便不得不提我們的校董，大名鍾方，是政府高官，雖然位置要職，但他待學生仍十分友善，毫無官威。而且他平日樂善好施，做善事不遺餘力，在市民及學生眼中他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完美好人。
        作為這裡的學生，我固然有一份難以磨滅的優越感，這種自我良好感覺使我步過其他學校校門前也可以昂首闊步，毫不面紅。
        我叫陳新，就讀於新港中學，中六學生，也是足球隊隊長，亦任學生會會長。
 
        說起我的名字，我真的不太喜歡。所謂陳，有舊的意思，我爸偏愛改個新字作為名字，那不就變成了一個自我衝突和矛盾的名字？為了讓我對別人叫自己感到更加自在舒服，我還是喜歡別人叫我的暱稱。
        陳七，這是我最喜歡的暱稱。
        陳七這外號來自於香港足球名將陳肇麒，他球衣愛穿七號，和我在學校足球隊裡披掛的球衣號碼一樣，當然，同學是因為我的球風和他相似才把我呼為陳七，要不然他們絕對可以叫我陳韋拿等等世界足球名星。
        但我獨愛陳七這個名字，因為我的偶像也是那位陳肇麒。他在我眼中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他那永不向強隊低頭的頑強，是我永遠致敬的精神。
       
        九月一日開學日，我踏在新港中學的校門前，像基斯坦奴朗拿度思考如何處理罰球一般，張開雙腳，緊緊看著剛裝潢完成的大堂，重重地呼一口氣，準備踏入校門，準備踏入新的學年。
 
        「陳七！」我背後不遠處傳來呼喚我的聲音，我打斷瀟灑的心理幻想，回首一看，原來是岳非那小子。
        岳非，是我在學生會職務裡的外務副會長，在過去的歲月裡，他一直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總在我快要倒下的時候，他總會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撐我的死黨。他是一名天才，他天才之處不在於讀書可以過目不忘，而是在於他天生就是一名拳擊好手。他身材並不強壯，眼前掛著一副黑框眼鏡，且看他更像是一個斯文讀書人，但事實上他卻偏偏披著斯文人的皮卻蘊藏著流氓的心。
        他的偶像是曹星如，那名香港拳擊好手，岳非為了他的偶像不少次參加過業餘拳擊比賽，也拿過不少冠軍。他就是那種明明不用工作都可以隨手拿出幾萬元的中學生，他不是賣肉賣來的，他的拿冠軍拿來的。
        所以有時候上學看見他，明明昨天還是好好地，今天就被打到皮開肉綻，傷痕累累回來。
        岳非是個不拘言笑的人，但內心卻非常樂於與人交善，同學們愛拿他名字開玩笑他也從不在乎，反而隨別人的笑聲而笑，他就是這麼一個善良的人。
        「鵬舉，你今天臉色不錯，最近都沒有打比賽？」我抖一抖書包，回首看著他說。
        「沒有，對手都不打臉，打身體。」他說話帶兩聲咳嗽，走到我身旁，搭著我的肩膀。
        「聽你聲音那麼虛弱，好像退步了啊？」我笑著說。
        「還好今天我能上學，對手現在還躺在醫院吧？」他一手把我推進學校。
        我差點摔在地上，還好平日還有運動一下，平衡力還足夠我不慌不忙地恢復過來。
        「我看到了，你是左腳先過校門！」有人從後再輕輕推我一下。
        我簡直快瘋掉，作為一名足球員，而且是一名迷信的足球員，我就跟其他下場比賽的球員們一樣，有一種堅持和信念是不可以動搖的。作為慣用右腳踢球的我，是絕對要右腳先過校門的，從中一到中五我都是右腳先過校門才換來那五年生涯的風調雨順，想不到最後一年就要陷入魔咒了。
        我猛然回頭，發現剛剛輕輕推我的人是施子珊，我才不敢把怨氣釋出。
        子珊是學生會的內務副會長，同時他也兼任我的女朋友。不愛權分公私的我非常享受這種關係，我既是她的男朋友，又同時是她的上司。
        「怎麼了？要生氣了？」她調皮的表情真叫我又愛又恨。
        「這下慘了，剛才是左腳先進場……」我輕輕地拍她的頭，次數跟說話的字數一樣。
        「親愛的學生會會長，拜託別那麼迷信！」她拿開我的手，擺出一副理性知識分子的模樣。
        子珊個子不高，大約就一米五五左右，是一個小不點，聲音細細地，溫柔動人。雖然個小小，外表懦弱，但性格卻非常倔強，我印象中沒有一件事可以讓她說放棄，她就是那種永不言敗、刻苦精神的代言人物。
        我們三人抬頭看著這所已經生活五年、正要開始第六年的校舍，心裡面既有些激動，又是帶有些傷感。
        「進去吧，這應該是我們最後一次開學日了。」我雙手分別搭在他倆肩上，一同邁步向前。
 





發生了甚麼事？



        校長在台上帶著高昂的聲音為開學日致最無聊的歡迎辭，台下的同學有些人仍然睡眼惺忪，校長的話只會讓他們更加想找張床倒頭大睡。反而倒是第一天上中學的中一同學們最為精神，想必他們一定為今天作了幾天的早睡工作，好讓自己的第一個上學天有個絕佳的開始。
        「喂，你有聽說嗎？」排隊站在我身前的周日回頭悄悄對我說：「聽說校長夏天去植髮了。」
        我差一點噴笑出來，但我身旁不遠處就站著一名老師，害我只得撫住嘴巴、身體猛抖。
        「好像是醫生說他的脫髮問太嚴重了，所以就被拒絕了植髮手術。」他一副正經樣子說道。
        我已經抖得非常厲害，感覺有些同學已經在留意到了我的搖擺，當然也引起了老師的注意。我一拳頭打在周日背上，他再不停止我就要忍不住大笑出來了。    周日他這個人，人如其名，一樣那麼幽默，在第一次聽到他名字的時候，我曾經懷疑過他爸媽比岳非爸媽更恨自己的孩子，竟然改個如此奇怪的名字。後來相處久了，才慢慢覺得周日這個名字，其實與他本人是個絕配。
        相比幽默的周日，台上那位被我們取笑的校長，便是一個人見人恨的卑鄙小人。
        校長原名叫梁伯求，多好的名字，卻被他的為人給浪費了。我們都叫他作狼狗，因為他在我眼中實在是一名小人，賊頭賊腦的樣子，總是裝著很誠懇的說話，任他怎麼裝，狼血還是會滲出羊皮之外。
        他在學生眼中，永遠都不會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他手攬大權，總想要操控一切，絕對不願讓學生擁有自主權利。作為學生會會長，經過了他一年來在行動上的制肘，我對他的怨恨，是不會比任何人更低的。
        當然，聽到周日故意拿梁伯求來笑話，我內心也是特別爽的！
        突然之間，四處掌聲四起，尤其是中一級學生那處，他們更像是機械人般地賣力鼓掌。
        我向看台望去，原來是鍾校董親身涖臨開學禮。我當然高興，所以我也跟著拍起手來，因為他一向都是我尊敬的人，想不到可以在今天見到他。
        「咳咳……各位同學早安！」鍾校董邊說邊整理領帶。
        台下掌聲剛落，只剩下一片寧靜。
        「各位同學，你們一起向我說聲早安好嗎？」校董笑容可掬、輕聲道：「我數，一、二、三……」
        「校董早安！」台下便是一聲雷動。
        校董不愧是校董，比起禿頭狼狗，他更懂得引起學生的注意力，更懂得與我們和平相處，真令人感到可惜為甚麼每天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的不是他而是梁伯求？要是他們二人身份轉換，我們的學生生活應該是更加美好的吧？
        等到校董致辭完畢，我才猛然發現，他已經說了快半個小時。我想這就是他與校長的最大分別吧，古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說的就是我所面對的情況。
        「祝各位同學，學業進步；也祝各位老師們，教鞭有力！」隨著校董語畢，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我且向中一同學們望去，看來他們也十分喜歡這位老先生，在他們臉上，看到了稚氣未散的崇拜目光。
        本來晴空萬里的天空，忽然烏雲密布。天上也傳來一陣陣奇怪的轟隆聲音，大家都以為快要下雨了，人人都抬頭向天輕望去。
        「看來上天在催我走了，同學們，要下雨了，我們先回教室避雨吧。」校董持米高峰，有序地指揮同學魚貫返回教室。
        我看著天空，厚厚的烏雲在學校操場上方捲動著，天空頓時變得陰沉恐怖，那一團慢慢蠕動的雲塊，教人非常不安，有種似曾相識在電影裡看過的災難片前奏。
        那雲塊感覺就像要把學校吞沒一樣，呆看著天空的我已經非常不安，感覺有一兩滴汗水從頰邊滑下。那是焦慮緊張的汗水，就像春潮的牆壁，結露慢慢滑下。我緊張地雙手打顫，這是我從未見過的天空。
        「你對雨水敏感啊？害怕成那個樣子啊？」周日遞上一張面紙，示意叫我抹抹汗。
        「你有看過『漂流教室』嗎？」我問道。
        「沒看過，怎麼啦？」他狐疑看著我。
        突然一道亮光閃耀，亮得不能睜開雙眼，只聽到亮光一刻，全校的人無不尖叫了幾聲。
        未待尖叫聲消逝，又忽然從四方傳來一聲持續的巨響，我們都下意識地把耳朵撫起來，我知道這不是普通的悶雷聲，因為這一響實在太誇張了，若不把耳朵撫起來，可能會震破耳膜。
        伴隨巨響而來的，是地震。從來沒有想像過，香港這地方會有如此猛烈的地震。
        「快蹲下！蹲下！」混亂中有人高呼。
        我們無暇思考，全都撫著耳朵閉著雙眼蹲在原地，只待地震快點過去。
        甚麼都看不到、甚麼都聽不到、只可以無助地蹲著接受突然地震帶來無形恐懼的侵襲。
        過了大約十分鐘，地震慢慢消去，閃光漸漸淡去，巨響隨即停下，大家仍然慌忙失措，現場仍有不少哭聲傳出。
        「看！」周日大力推動我：「你看天空！」
        我正忙著從驚慌回過神來，只看天空只剩一團白光包圍，沒有藍天沒有白云，通白的天空看似像假的一般，然後又一陣巨響，連白光都消失，天空只剩黑色一片，四處頓時無光，伸手不見五指。
        「發生了甚麼事……」我在黑暗中不斷顫抖


